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
泥”。纵观苏轼的一生，很像是一只飞
鸿，在自然江湖与朝廷庙堂之间来回往
复。而在江湖的深处，苏轼有一个承接
陶渊明的“桃源梦”。

7 月 26 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
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朱刚教授，作
为“东坡大家讲”最新一期主讲嘉宾入
川，来到眉山三苏祠开讲。朱教授以

“从桃源流出的江湖——苏诗的‘江湖’
书写”为主题，全面、深刻、详细分享了
苏轼以及弟弟苏辙诗作里的“江湖”概
念演变、丰富内涵以及这个词语与他们
人生轨迹、精神信仰、命运版图之间的
内在联系。

朱刚教授最后强调，拥有“江湖-桃
源”诗意空间意识，对中国文化史非常
重要，“这是帮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长
久的历史时期保持诗意和韧性的重大
因素。”

二苏笔下的“江湖”
经历了语义色彩演变

对“江湖”的书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
重要内容。《庄子》里面有“江湖”，陶渊明
笔下有“江湖”，乃至杜甫的笔下，也有

“江湖”。但“江湖”的总体色彩是负面
的，它是失意之人被放逐的场所。

到了北宋，如果我们专看二苏上呈
给朝廷的章表，其中的“江湖”一词，仍
是与“朝廷”相对的世界，而且也几乎就
是放逐罪人的场所。尤其是贬居黄州
以后的苏轼，似乎习惯以寄身“江湖”来
表述这段经历。首先，黄州谪居生涯，
被苏轼称为“五年江湖”。被他连累的
苏辙，在贬居筠州时期也有“远谪江湖
舳尾衔，到来辛苦向谁谈”“门前溪水似
渔家，流浪江湖归未涯”等诗句，将贬地
称为“江湖”。

朱教授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意
外。因为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在朝
廷担任重要职务才能实现治国齐家平
天下的理想。但“江湖”到了苏轼、苏辙
手里，还是开始发生了变化。随着人生
阅历、思考角度的变化，二苏开始欣赏

“江湖”之美——在这个空间里，以隐逸
文化为底色。虽然不能拒绝政治权力
的延伸，但可以遇见山水风光、历史遗
迹、亲朋友谊、民情风俗，行旅酒食，无
不催发诗兴。对于诗人来说，“江湖”
已经不缺乏什么。比起京都，“江湖”
甚至更多人间烟火，更适合作为归宿
之地。于是，他们笔下的“江湖”，开始
具备更丰富、复杂的含义——一方面，

“江湖”描写为鱼鸟适性之处，充满诗
意。江湖让文人保持对远方的向往，
收获富有诗意的人生。当然，这个空
间不能只是一片荒原野水，其中必须
有适合诗人生存的条件。漫长的中国
史把众多的历史遗迹散布在“江湖”空
间，所以这个空间实际上也到处含蕴着
深邃的历史感，这是吸引苏轼以及他的
同类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仕宦生
涯也让他们认识到，“江湖”往往被朝廷
用来放逐罪人，而且其间已经遍布着从
京城延伸出来的权力脉络，并非绝对安
全的避世之处。

朱教授还注意到，虽然二苏在呈给
朝廷的表章中，对“江湖”的表述是负面
的，但是在其私人作品，比如诗作中，“江

湖”这个词是褒义的，其中不乏对江湖充
满思想和向往。

苏轼的“江湖”书写
远远超越前人

苏轼之所以对“江湖”有这样的变革
性认识，与其所处的北宋政治环境以及
交通、通信、商品经济等领域发展状况是
相互呼应的。朱教授分析说，北宋以前，
朝廷之外的某些地方也可以是江湖。但
是这些地方彼此之间沟通很少，江湖是
碎片化的、零散的江湖。北宋的交通比
起唐代，有了巨大的进步，水运尤其是大
运河让中国的几大水域交织成一张交通
网，比如东西向贯穿北宋京城的汴河，与
淮河相通，淮河又跟黄河、长江连接起
来，然后又间接接到太湖、鄱阳湖、洞庭
湖等等。除了地理交通网络的建立，北
宋官邮系统的发达、从抄写时代转向印
刷时代的到来，让士大夫之间交流通畅，
也是助推“江湖”概念演变的另外一个有
利因素。“江湖”逐渐连成一个整体，逐渐
演变成了与“朝廷”并立，甚至比朝廷更
大更宽广的空间。这是划时代的变化。
以前的诗人，相聚交流大抵只在京师，分
赴“江湖”后便多孤处寂寞之叹，但对于
北宋诗人苏轼来说，他的“江湖”既可以
是朋友相见之地，也不难收到朋友的书
信。客观上，交通、通信以及商品经济等
方面的发展，使“江湖”的宜居程度不断
提高。

既然“江湖”是一个“朝廷”之外的空
间，而“朝廷”才是儒家政治理想、人生价
值的实现地，那么“归”去“江湖”又有什
么意义呢？如果仅仅是为了逃避政争、
休歇身心，则归隐“山林”更符合诗歌的
表现传统。逃避的空间，只需要一丘一
壑，用不着“江湖”那么辽阔。但苏轼向
往的，确是辽阔的江湖。

这是为什么？朱教授说，这是因为
一种风雅的生活充盈在“江湖”，一缕亘
古的诗意延绵在“江湖”，一个伟大的文
明崛起在这个辽阔的空间。苏诗对“江
湖”的书写，至少在建构其人文景观的方
面，是远远超越前人的。“江湖”的意义不
再是负面的，它承载了我们的文化，是文
化人真正的归宿。“苏轼通过自己的水运
交通经验，达成了对‘江湖’流动空间的
宏观把握，而文人风雅生活，就在此空间
中传递。”此外，与固定在一地的都城不

同，“江湖”是个流动的空间，苏辙写的
“通宵行”“东南征”富有动感，一地，在流
动空间中的连续行动，显然更符合人生
是一个旅程的真谛。

古代文人热衷于将自己的理想投
射到一个具体的存在意象上，并且用进
自己的文学世界里给予表达。比如梅
花、鹤、莲等。比如苏轼的弟子黄庭坚
把自己比喻成白鸥，秦观自比为燕。苏
轼本人的确特别喜欢“飞鸿”这个意
象。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写道，“人
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
《次韵法芝举旧诗》中写道“春来何处不
归鸿”。年年岁岁，往返飞翔，流落四
处。这或许是一生漂泊无定的苏轼对
生命体悟的一个投射。但鸿还有一个
特质是：在某一处雪地或沙洲，都不过
是短暂驻留，它更多的姿势是飞在空
中，甚至飞去望不见的天际。它拥有天
空。而飞鸿活动的空间，正好是连成一
片的广阔自由的“江湖”。

朱教授在此提到，当以苏轼苏辙为
代表的北宋文人对“江湖”的书写足够成
熟，塑造了一个诗意空间。这个诗意空
间反过来也帮助诗人们进行理想的自我
体认。“像苏东坡的鸿、黄庭坚的鸥、秦观
的燕，都是‘江湖’空间中诗人们相互了
解、交流互动的方式。”

从陶渊明的“桃源”
流出了苏轼的“江湖”

东坡不光书写“江湖”、渴慕江湖，还
为他的“江湖”找到了一个源头——桃
源。在此，朱教授认为，这是苏诗“江湖”
书写的又一点睛之笔。

陶渊明是隐逸文化的一个标志。
在诗歌批评史上，苏轼把陶渊明提到
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和陶诗”享有
盛名。苏轼对“桃源”有自己独特的认
知。在其《和陶桃花源》诗的引言部
分，苏轼阐述了他对“桃源”的认识。
他首先否定了“桃源”为神仙世界的说
法，然后举出南阳菊水、蜀地青城山老
人村两个例子，认为这样保持自然生
态与淳朴民俗的偏远区域，不与外界
相通，就是现实中的“桃源”了。天下
之大，类似的地方应该不少，陶渊明只
是偶然到访了一处而已。北宋普遍认
为，桃源是虚构的仙境。苏轼却认为，
桃源不是虚构的仙境，而是世上淳朴

的自然村，只因与外界交流少，深受大
自然滋养。

苏轼认为，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
必皆神仙。“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
……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朱教授
说，妙处在于，既然拥有水源，便可与“江
湖”相通。于是我们看到中国诗歌史上
颇具象征性的一幕：从陶渊明的“桃源”，
流出了苏轼的“江湖”，东坡“和陶诗”就
是“江湖”向其源头“桃源”致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见习记者 袁子毫实习生 袁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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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桃源流出的江湖是何模样？
近180万网友

聆听苏轼的“江湖梦”
从“江湖前日真成梦”，到“江湖来

梦寐，蓑笠负平生”，再到“投老江湖终
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在士大夫
苏轼笔下的“江湖”，到底意味着怎样一
番天地？又流露出了他怎样的情结
呢？也许，这些疑问，都可以在“东坡大
家讲”的讲座中，得到清晰的回答。

7月26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
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朱刚教授入
川，来到“三苏”的故居——眉山三苏祠
博物馆，并登上了“东坡大家讲”的讲
台，以“从桃源流出的江湖——苏诗的

‘江湖’书写”为主题，分享自己多年来
对苏轼诗歌的深入研究及对苏轼人生
命运的深刻体悟。

本场讲座，不光线下座无虚席，在
网络中也同样收获了人们关注的目
光。当天，【东坡大家讲⑤｜从桃源流
出的江湖 ——苏诗的“江湖”书写】直
播，全网观看量近180万。

“东坡大家讲”还将邀请全国范围
内知名苏学“大家”，围绕苏东坡的政治
理念、家风家教、人生哲学和艺术成就
等方面进行普及性讲座，展现更为全面
立体的苏东坡。更多专家到来，也将带
领“苏迷”们拾贝“苏海”，徜徉在“苏学”
的海洋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实习生徐正阳

当“飞鸿”遨游在江湖与庙堂之间
朱刚教授妙解苏轼笔下“桃源梦”

7 月
26日，朱刚
教授在眉
山三苏祠
博物馆东
坡书院演
讲中。
雷远东 摄


